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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好的画家不多，许钦松是其中一个。这可能和早期的
文艺青年不自设畛域画地为牢有关系。在这篇散文中，许钦松
以家常话语娓娓道来，梳理出恩师蔡仰颜不同寻常的教学方法
与澄海农民版画繁荣之间的关系，在赞誉以蔡仰颜为代表的基
层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舍己育人精神的同时，呼吁美术史研
究也应该重视基层美术工作者，因为他们是整体美术生态的基
础。当然，从文中也可以一窥许钦松美术造诣的渊源所自。文
字举重若轻，简散素朴，予人一种水墨大写意的感觉。

《感念恩师蔡仰颜》（许钦松）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1月19日A11花地副刊）

《马岗顶上故人来》（吴承学）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12月12日A10花地副刊）

这是一篇写人的散文佳作，有“学者散文”固有的特点：学
界掌故、深婉不迫、曲折有致，而且情景交融、文质彬彬；在叙
事中蕴含哲理，“保守有时恰恰就是坚守”等句子启人深思。
在红墙绿瓦、古樟老榕之间，作者刻画了一个“慈悲为怀，竭诚
做事”的平凡人形象的同时，也展示了“恒善”的力量。文中所
写的仇江老师是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平凡人、好人，也是一
个幸福的人。由此感悟，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做一个平凡
人是幸福的，而幸福的源泉就在于为善，在于守“恒”。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包椰浆饭》（朵拉）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7月27日A10花地副刊）

如此精致的中文随笔竟然出自一位马来西亚作家之手，
令人不能不叹服中华文化的无远弗届。朵拉不仅是一位华
文作家，也是一位水墨画家，她的散文往往取材于日常生活，
身边人身边事，细节生动，给人以亭亭玉立的超逸美感，如她
画笔下的荷。这篇谈马来西亚国民美食——椰包饭的随笔
以活色生香见长，起势和收束别具新意，收放自如。和一般
为美食而美食的文章不同，它以“争执”贯穿全篇，老朋友各
美其美，烟火气十足，令人食指大动。最后，以“妈妈做的菜
就是天下最美的美味”作结，意味深长。

《住院记》（武桂琴）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9月12日A10花地副刊）

写作其实应该是每个人必备的日常技能之一，也是除了
天赋之外可以经由训练加以精进的一项技能。同样是住院
经历，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写成一篇住院的流水账日记，一次
战胜病魔的经历，落入感谢医生、感悟人生的俗套，而武桂琴
则巧手编织，绕开了具体病情的时间轴复述、赘述，既有对周
遭环境和人物的冷眼观察，也有内心的自我反省，更有形而
上的哲思玄想，层层叠叠，繁而不乱。但她又不故作高深一
味唱高调，而是实话实说。观察细致，感受独到，再加上准确
的个性化表达，成就了一篇真实感人的好文章。

《生活不是爽文爽剧》（曹林）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 年 1 月 8 日 A6 花地副刊）

曹林是羊城晚报“七杯茶”专栏六位作者之一，每周写一
篇专栏稿，至今已经差不多十年了，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
交稿的准时，真可谓“十年如一日”。他的专栏文章大多取材
于当下的热点时事，层层推进，在瞬息万变中一针见血，切中
肯綮，见人所见，言人所不能言，笔端常带感情，读毕让人有
一种酣畅淋漓又恍然有悟的感觉。这篇专栏稿从“熬”字入
手，挖掘出“熬”的另一层含义——“小火慢炖地熬，精工细作
地熬”，并在“熬”中看到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和某些所谓的
专家不同，他不讳言人生之“熬”的“不得不”意味，但也指出
原因在于“生活不是爽文爽剧”。在寻常处发掘新意，在激愤
时温暖人心，这是曹林评论写作的一体两面。

当人工智能也“拿起笔”，文学将发
生怎样的变化？2024 花地文学榜年度
盛典现场，“年度长篇小说”得主张翎、

“年度散文”得主王尧、“年度新锐文
学”得主杨知寒围绕“AI 时代，文学何
为？”主题发表各自观点。

三位得主一致强调，每一次技术的
进步都会给文学插上新的翅膀，AI为文
学创作提供了便利，但是永远无法替代
作家，也无法决定文学的存亡。

“年度长篇小说”得主张翎：
文学并未因技术革新而失色

谈及AI话题，张翎表示，她最近在
《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小说《种植
记忆》，讲的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技
术怎样拯救一个丢失了记忆的人。“有
人看了就说：这还是张翎吗？写了一二
十年的社会历史小说，怎么突然写起科
幻来了？其实，在这个时代，AI是没有
人能回避得了的话题。”

在AI 的时代里，文学将如何自处
呢？张翎认为，文学其实从未真正被任
何一种工具“救活”或“毁灭”，它只是
不断地借助各种媒介进行演化与升华，
最终，它会找到自己新的表达形式。

从羽毛笔轻轻触碰墨水，在毛边纸
上悠然书写诗篇的古典雅致，转变到钢
笔以更为迅速且有力的笔触进行书写，
再到横空出世的打字机敲击键盘代替
手写笔触，最终在AI的时代里，文学并
未因技术的革新而黯然失色，反而以一
种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挑
战与机遇。

在张翎看来，文学的美是模糊、液
态、随时变换的美。假如一部文学作品
可以被清晰地定位和解读，读者只能从
里边得出一种解释、一个结论，那它一
定不是一部丰富的作品。“所以我们不
必恐慌，就让AI继续精准、快速、客观，
做我们的助手，我们继续模糊、缓慢地
写自己的书。”

“年度散文”得主王尧：
纯文学仍然保持相对固定的

话语系统

媒介技术的变化，会产生新的话语
体系，比如网络文学。王尧说，“大概十
年前，我在北京参加网络文学的讨论会，
其中有一个网络作家跟我说，你们所写
的文学已经可以被称为旧文学，今天的
网络文学才称为新文学。”但是在他看
来，不能拿旧的定义新的，也不能拿新
的定义旧的，这两者有时候有交叉，包
括完全相同的话语系统或文学系统。
因为在王尧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纯
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仍然保持着相对固
定的话语系统。

与此同时，王尧表示，“从古代汉语
到现代汉语，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文学也在不断演化。”“无
论是文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我认为
AI 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
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研究对
象、写作对象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如果AI有了感情，有了很强的记
忆，它不仅仅基于已有的数据库和文本
来进行处理，那么我们关于人的生死、
爱情等许多人文方面的问题，可能都需
要重新思考。”

面对AI 可能会带来的巨大冲击，
王尧认为既需要用先锋主义的精神来
观照，也需要用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来坚
守，“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话语体系
仍然有其价值，作为个人的创造性劳
动，文学是不可能被AI所替代的”。

“年度新锐文学”得主杨知寒：
AI 无法创造的尴尬，恰是文

学最核心的魅力

“AI可以在以后的文学工作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提供程序性的机械性的帮
助，也可以创造独立的作品、优美的文
字、深刻的提问，以及各类娱乐需求的有
趣的故事。但AI能否创造尴尬、误解？
能否创造心照不宣和空气中让人难忍的
沉默？能否走进一个黑暗不明的地带？
而这些是文学最本质最核心的魅力。”

杨知寒在分享演说中直言，她对AI
和文学的关系有一些怀疑，不确定AI的
发展在未来是否会对现有的文学轨道
造成破坏或干扰。因为文学不解决问
题，它包容复杂，欣赏争端，体恤所有人
的难堪，而AI或许还不能做到这些。

杨知寒说，AI有超越的智慧，有纪
律性的程序和有条不紊的思维，而文学
之神并不青睐傲慢的灵魂，所以一些笨
拙的工作还是只能交给人类——这种
会犯错误、会制造美妙错误的肉身凡
胎。“因此，我们还是先专注手头的工
作，要感谢AI发展带给我们时代的便
利，然后保持我们的笨拙，继续在文学
中发表我们笨拙的提问。”

朵拉介绍，在马来西
亚，新媒体也深深影响着每
个人，“人人都希望成为网
红”。她引用安迪·沃霍尔
著名的预言：“每个人都能
出名15分钟，每个人都可能
在 15 分钟内出名。”该预言
在 新 媒 体 时 代 已 成 为 现
状。但她却说：“我不要成
名 15 分钟，我要成名久久。
让想做网红的人去做网红
吧，让想剪视频的人去剪辑
视频吧，我静心写好我的文
章。好的文章才能留得下
来，历久弥新。”

而在武桂琴看来，文学
写作是一种耐力活，它或许
很难讲究“效率”。“写下的文
字能否成为经典，能否像掉
在地上的苹果那样让人怦然
心动，这在写作时是难以预
测的。”她说，无论是传统媒
体还是新媒体，关键是把带
有情感的文字传播出去。

作为大学教授和曾经的

媒体评论员，曹林曾写过两
篇文章：《学新闻第一份工
作最好还是去传统媒体》
《新媒体要向传统转型》，在
大家都在谈论传统媒体要
向新媒体转型的时候，这两
篇文章引发热议：新媒体为
什么要向传统“转型”？传
统媒体有何优势？

曹林坦言：“文字、文学
是新闻、是评论的根系。我
坚持写文字、做新闻、做评
论、教评论已有 20年，就是
为了让自己有资本不去学
新的东西，而是让新的东西
追着我跑。”曹林进一步表
示，若在一个行业、一个专
业有根系、有代表作，有安
身立命的东西，新媒体自然
会追上来，在新的平台上、
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呈现。

“文字是有标准的，我
认为副刊文学就是文字的
一个标准，所以我的专栏文
章经常作为典范出现在语

文试卷上。”曹林说，新闻热
点不断变化，但文学副刊应
该是一份报纸中最稳定的
地方。它里面有社会结构，

有人与人的情感，有常情、
有常理。它是很有定力的，
感谢“花地”给了人们一种
确定性。

11 月 6 日-11 日，
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联合中共深圳市委宣
传部、广州市荔湾区政
府共同主办的2024年
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
在广州、深圳举办。张
翎、韩东、欧阳江河、王
尧、陈平原、杨知寒分
获2024花地文学榜年
度作家，许钦松、吴承
学、朵拉、武桂琴、曹林
获颁“年度花地精品”
荣誉。

在盛典现场，年
度作家就“AI 时代，文
学何为？”进行主题分
享，“年度花地精品”
得主则围绕“新媒体
生态下的大众写作”
展开对谈——

AI时代：
用文化来坚守，用先锋来观照

“年度花地精品”得主主题对谈：

新媒体时代，“花地”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确定性

《感念恩师蔡仰颜》一文
的作者许钦松表示，他对自
己身为一位画家获得文学荣
誉感到意外，但回头一想，文
学是文艺之母，历代著名画
家中有不少文学大师，比如
丰子恺、吴冠中、黄永玉等，
他们的美术创作离不开文学
的滋养。“从不少山水画的题
跋中也可以读出文学与绘画
之间的理论连接，文学与艺
术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吴承学表示，在中山大
学百年校庆这一活动背景
下，他想要换一种新的视角
——关注那些和中山大学
息息相关的普通人物。“在

这个特殊节点，很多人都在
纪念一批大师名家。但是
我想中山大学之所以为中
山大学，不仅仅是因为有这
些大师名家，还因为有许多
虽然平凡，但是作出了重要
贡献的普通人。”舞台上是
令人眼花缭乱的聚光灯，而
吴承学看见了舞台幕后的
那群“大多数人”。

“得到‘年度花地精品
得主’的殊荣，让我特别开
心。”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朵
拉盛装出席，特意穿上马来
西亚国服“娘惹装”，和朵拉
笔下的“椰浆饭”一样，体现
了华人与马来文化融合的

美感和精髓。活动现场，朵
拉表示，她的中文只有小学
六年级的程度，因为想传承
中华文化，所以坚持用中文
写作，“中文是文化之根，不
可以忘掉”。

武桂琴现场分享了上
榜作品《住院记》创作背后
的故事。她表示，这篇文章
的写作灵感源于自己和亲
人在医院的亲身经历，字里
行 间 融 入 切 身 感 受 和 体
会。尽管所从事的职业与
文学并非直接相关，但她很
享受下班后独自看书、写文
章的时光。“生活中有各种
小确幸、小确苦，作为一个

不太擅长言说的人，书写是
我的一种表达方式。”

曹林认为，写作很像挖
石油。“我特别喜欢石油行
业的一句话：‘我们曾经无
数次在老地方用新方法发
现过石油，也曾经在新地方
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有
新视角、新关怀才会有新发
现。”曹林的上榜作品《生活
不是爽文爽剧》，就是用新
的视角去解读年轻人心态
的变化。“能成为典型的，能
进入新闻报道中的，都是特
别的，‘反常’才会成为新
闻。而文学需要表达对‘多
数’的关怀。”曹林说。

“中文是文化之根，不可以忘掉”

“花地花盛开，文学芳香来”

谈及新媒体环境对写
作带来的影响，许钦松表
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
的话题。但是他强调，不论
传播环境如何变化，所有文
字最终能否打动人，都归结
于情感。

许钦松还坦言，他一开
始对新媒体也有抵触心理，
因为新媒体内容碎片化，很
难留下印象，读完以后在几
分 钟 甚 至 几 秒 钟 后 就 忘
了。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

展，许钦松认为文学、艺术
在传播方式上可以作出一
定的变革。“花地这样的文
学土壤，还是应该在一定程
度上保持文学的纯粹性，我
们可以吸纳、利用新的传播
方式，但我还是希望保持好
一方文学的净土。”对于羊
城晚报花地副刊，许钦松深
情寄语：“花地花盛开，文学
芳香来。”

吴承学从历史的角度
阐述了他对媒介环境变化

的理解。他表示，自古以来
文学的权力下降始终和传
媒的变化有关，“早期文字
刻在甲骨文上，逐渐转变为
写在纸上，文学传播的速度
和广度也随之不断提升。
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我们
这代人，其实见证经历了很
多社会形态变化。从农业
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社会，
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文学逐
渐变得更为通俗，因为受众

多了，传播更快了。”
面对新媒体的飞速发

展，吴承学强调，现在很多
文化产品都是“快餐式”的，
像花地文学榜这类纯文学
的活动，一定要保留它原来
的品质。因为真正能够在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还是那
些优质精品。守正，也是一
种创新，“只要人还有感情，
还有审美的需求，还有想象
力、创造力，我们的文学便
会永远存在”。

新媒体为什么要向传统“转型”？

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得主
主题分享：

AI无法决定
文学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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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花地精品”的五位得主围绕“新媒体生态下的大众写作”展开主题对谈

2024 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作品）
获得者合影留念：王尧、杨知寒、张翎、
陈平原、欧阳江河、韩东（从左至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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